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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兰安郡王府内的后花园有座幽静雅丽的阁楼，飞檐粉墙，绿窗朱栏，绣幔重重，红灯隐隐。
　　阁楼四周乔木浓密，灌木丛生，此时正值芍药、牡丹绽放的时节，花红一片，处处弥漫浓郁的花香。
　　四个十岁的小女娃梳着一式一样的发髻，穿着一模一样的衣裳，就连五官都长得极为相似，倘若不细看，并不容易看出四个人有何分别，她们的肤色莹洁，眉清目秀，静悄悄地低头站在阶前，就像四只乖巧的小白兔。
　　一名身穿蓝布长衫的男子谦恭地从一个绿衫女子手中接过一袋银两，千谢万谢地走了，走时连多看一眼那四个小丫头都没有。
　　「你们都跟我进来。」
　　绿衫女子打量了四个小女娃几眼，低声说道。
　　「是。」
　　小女娃们小心翼翼地步上石阶，低眉垂首跟在绿衫女子身后。
　　「今后你们都是老夫人屋里的人了，一会儿见到老夫人就要磕头请安，这些用不着我教你们吧？」绿衫女子领着她们走进阁楼。
　　「不用。」四个小丫头连忙摇头。
　　「我是老夫人的贴身婢女秦玉蓉，以后你们就叫我秦姑姑吧。记住了，在屋里步子要轻悄一些，说话声音要低柔一些，不可高声嬉笑，老夫人不喜欢吵。」
　　绿衫女子一边走，一边嘱咐道。
　　「是，秦姑姑。」她们乖巧地轻声回答。
　　走进阁楼正间，雕花屏风旁的美人榻上斜倚半躺着一个中年妇人，穿着宽松的桃色长衫，一手支着额，另一手有一搭、没一搭地摇动绣着彩蝶的团扇，双眸望着挂在窗架上的一双相思鸟，像在欣赏着鸟儿啁啾婉转的叫声。
　　「老夫人，奴婢把她们带来了。」
　　秦玉蓉走到妇人身旁，恭谨地说道。
　　「奴婢给老夫人请安，愿老夫人如意吉祥。」
　　四个小丫头立刻跪下磕头，清脆悦耳的嗓音几乎赛过啁啾的鸟鸣声。
　　老夫人缓缓坐直了身子，调眸望向四个小丫头，窗外透进来的光晕正好笼罩在四个孩子精致的脸上，她仔细看着她们，慢慢扬起满意的浅笑。
　　「葛大真会办事，瞧瞧她们，是不是与芮晴童年时长得很像？」
　　老夫人轻摇团扇，含笑地问秦玉蓉。
　　「确实很像，能一口气找到四个模样相似的女娃儿，葛大的确挺能干。」秦玉蓉笑答。
　　「回头多赏给他二十两。」老夫人满意地吩咐。
　　「是。」
　　老夫人静静看着跪得整整齐齐的四个女娃儿，沉默无语，四个女娃儿依旧跪在冷硬的砖地上，膝盖都跪疼了也不敢喘一口大气。
　　「你们都叫些什么名字？」
　　半晌，老夫人才终于出声。
　　她们还未答话，秦玉蓉便抢着说：「老夫人，仆婢们进了兰王府，那些粗俗的旧名自然不能用了，还请老夫人给她们每人取个新名字吧。」
　　「这样呀……」老夫人笑了笑，沉吟半晌后，低低叹道：「春夏秋冬四季天，风花雪月紧相连，长江不见回头水，人老何曾再少年。」吟毕，她恍然呆望着屏风另一侧摆放的数件乐器，许久许久，才彷佛回过神来，朝四个女娃儿由左至右一个个指过去，说道：「你们就叫风竺、花竽、雪笙、月筝吧。」
　　「好了，你们可要记住你们的新名字，还不快磕头谢老夫人赐名。」秦玉蓉笑着催促那四个小女娃。
　　「奴婢叩谢老夫人赐名。」她们又重重磕了头。
　　「你们念过书没有？」老夫人含笑问道。
　　「没有。」四颗小脑袋一起摇头。
　　老夫人唇角的笑意渐渐淡下来。
　　「老夫人，她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一家求温饱都难，不可能有机会让她们读书的。」秦玉蓉说道。
　　「那就是说，她们连写字都不会了？」老夫人的语调更冷了几分。
　　秦玉蓉见她脸色不对，连忙说道：「奴婢一定教会她们写字……」
　　「玉蓉，去把笔墨纸砚备好，现在就教她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风竺、花竽、雪笙、月筝，各写一百遍交来给我，没有写完就不准吃饭。」
　　老夫人冷然地扫视了她们一眼后，倏然站起身走出去。
　　风竺、花竽、雪笙、月筝四个人面面相觑，童稚的脸庞充满疑惑也交织着不安的神情。
　　「老夫人的话你们都听见了？」秦玉蓉轻轻叹口气，道：「快起来学写字吧，现在只是要你们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容易得很，日后你们会知道要你们学会的东西不是只有写字这么简单。」
　　四张稚气未脱的甜美面容上满是困惑不安，对年仅十岁又出身穷困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事比没饭吃更天大的了，于是全都纷纷跳起来，急着抓起笔学写自己的名字。
　　忽然间，一阵铮鏦的琴声随风送来，袅袅悠悠，缠绵悱恻。
　　「好好听的琴声！」风竺惊叹道。
　　「秦姑姑，那是谁在弹呀？」雪笙娇声问。
　　「那是老夫人在弹，日后也要教会你们的。」秦玉蓉淡淡地说。
　　「好哇！我要学，这琴声真好听！」花竽眼瞳闪亮。
　　「学琴一定很有趣，我也要学！」月筝灿笑道。
　　秦玉蓉心底微微叹息一声，唇角浮起苦涩的笑意。
　　在纯稚无忧的孩子耳中只听得琴音之美，她真心希望这四个女娃儿永远都不要懂得琴音中的酸楚和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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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时光弹指，八年的光陰匆匆而去。
　　这一日是七月初七，天气晴好，池边垂柳依依，轻拂水面，一旁的蜿蜒曲廊内站满了花枝招展的女子，笑容明丽，彷佛一朵朵盛放的鲜花，绚烂了整个庭院。
　　七月初七是牛郎织女欢会的日子，织女是天上手最巧的女子，能够织出天边最美丽的朝霞、织出雨后最绚丽的彩虹、织出变幻万千的流云，所以人间的女子会在这一日向织女「乞巧」，乞求织女能够分给她们一点点灵巧的手艺，于是七夕这一日也叫做「乞巧节」。
　　「乞巧节」这一天对全天下的女孩儿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女子们可以相聚在一起自由自在地玩耍，有些什么心事也能在夜晚躲到藤萝架或是葡萄园里悄悄地对着天河倾吐心中的愿望。对所有的女孩儿来说，这一天也等于是女儿节了。
　　全天下女孩儿都欢喜的日子，兰王府中的女子们自然也没有例外。
　　独坐在池畔凉亭内已一个多时辰的宫元初，隔着窗纱远远看着那些少女们在正午灼烈的日光下晒书、晒水，无数甜美娇俏的姿容，一片盈盈笑语声和着凉风阵阵飘送到他的耳边，消减了不少盛夏酷暑的烦热。
　　宫元初伸直长腿，意态慵懒闲散，但那双凝视着其中一名少女的眼神却显得过分专注。
　　「等等呀，别急着丢针，先看看水有没有晒出膜来！」
　　一脸脂粉厚重、衣饰鲜丽的少妇坐在廊中扬声喊着。
　　「二姑娘，奴婢先瞧瞧！」一个年纪尚小的丫头急急地朝装着清水的瓷碟低下头去。
　　「等一下，四儿，用眼睛怎么看得出来？你得用鼻尖去试！」一旁身穿杏色衣裙，模样十分素净淡雅的少女轻轻拉住小丫头的手，笑说：「你先憋住气，把鼻尖轻轻挨到水面上，只要鼻尖沾不了水就表示水晒出膜了。别用手摸，也千万别吹水，不然会把膜给弄坏了。」
　　「风竺姊姊，我笨手笨脚的，还是让你来试吧！」
　　四儿往后退开，笑着轻推她上前。
　　风竺轻轻一笑，俯下身，慢慢地用鼻尖触了触水面，水面微微被她的鼻尖按下一个坑，而她的鼻尖一滴水也未沾上。
　　「行了，可以丢针试巧了！」
　　风竺笑着抬眸，眼波流动，白皙的脸颊被日光照得清丽透亮。
　　「我把绣针拿给二姑娘，让二姑娘先来玩儿。」
　　四儿是兰王府二千金的婢女，一心想讨好自己的主子。
　　「傻子，二姑娘是何等娇贵之躯，会是咱们这种做绣针活儿的人吗？向织女乞巧是咱们丫头的事。」
　　穿着浅紫色衣衫的纤瘦少女拉住四儿，轻笑道。
　　「花竽姊姊说得是，我太糊涂了！」四儿轻敲了下自己的小脑袋。
　　「希望织女多分你一点儿巧，要不然二姑娘可要伤脑筋了。」风竺的取笑惹来众女孩儿们银铃似的笑声。
　　宫元初凝觑着风竺活泼的笑脸，在金黄的日光照耀下显得那么明亮动人。
　　来到兰王府两日了，很多事情他就算不想留意也忽略不了，其中就包括兰王府里声名远播的四大丫鬟——风竺、花竽、雪笙、月筝。
　　这四个女子除了服色不同以外，不论容貌、神情、气质、举止，都几乎神似得教人认不出来。
　　据说这四大丫鬟个个聪明伶巧，擅长诗书绘画，精通歌舞琴艺，宫元初在未见到她们四个人以前，直以为丫鬟不过就是丫鬟而已，值得如此吹捧到满城皆知吗？
　　没想到，在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她们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
　　在他身边服侍过的丫鬟不计其数，但他却从未见过像兰王府四大丫鬟这样气质高雅的仆婢，如不知其身分，要说她们是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无人敢怀疑，相较之下，他身边的丫鬟就显得那么普通呆愚、缺乏灵秀之气了。
　　他不知道长年隐居在兰王府中从不见客的王府老夫人，是用什么方法调教出这四个丫鬟的，明明都不是亲姊妹，但是俊美娇甜的容貌却相当酷似，不细看根本不容易分辨出来谁是谁，然而虽然她们四个人的容貌神态酷似到让人难以分辨，但宫元初的视线却始终只被一个人深深吸引住。
　　那个面容明净似水，娇小如荷瓣，正用可爱的鼻尖试水的少女正是四大丫鬟之首——风竺。
　　在无数如花似玉、精致而细腻的容颜中，他就是特别地注意到她，无法从她的身上移开目光。
　　「雪笙，你先投吧。」风竺拈起一根绣针给一旁的白衣少女。「记着，针要南北向，针尖向北，针孔向南，才能让阳光从针孔中射过去。」
　　「我知道。」
　　雪笙小心翼翼地在水面上放下绣针，无数的女孩儿们纷纷围了过去，等着看水底会出现什么形状的针影。
　　晒水晒出来的那层薄膜轻轻托住了绣针，阳光从针孔中射过去，只见一个针影沈卧在水底，状若浮云又似花朵。
　　「得巧了、得巧了！」风竺拍手笑嚷。「雪笙绣艺高明，织女再分点巧给你，你不就天下无敌了吗？」
　　雪笙脸色微红，笑睨风竺一眼。「我倒要瞧瞧一会儿你会投出什么影儿来，看看是不是能举世无双呢。」
　　「好呀好呀！风竺，轮到你了！」众女孩儿们笑着起哄。
　　「好，别急别急，我知道你们都想看我出丑，不过呢，织女姊姊是疼我的，她一定会让我巧得举世无双。」
　　风竺抿了抿嘴，挑眉一笑，用指甲拈起绣针轻轻放上水面，谁知针影一出现，众女孩儿们立刻笑弯了腰。
　　「两头粗、中间细，分明是个棒槌！」
　　「风竺，你的织女姊姊哪里是疼你呀，她是嫌你笨呢！」
　　风竺见了，自己也笑个不止。
　　「织女姊姊真爱开玩笑，她一定是怕我巧过了头，所以决定把机会留给你们一些。」她顽皮地指着众女孩儿们。
　　「风丫头这张嘴真是愈来愈坏了！」雪笙又气又好笑地说。
　　「就是，也就唱歌好听些，你的织女姊姊给你的不是巧手，而是一张巧嘴呢，巧得还会拐着弯骂别人笨。」花竽取笑道。
　　「好了好了，别再说我了，接下来换花竽吧！」风竺笑着躲到花竽身后。
　　「不不不，我不要在你后面，你的运气不好，看谁的运气好了我再跟。」花竽旋着身子躲开。
　　「好吧，那我先来！」
　　月筝含着笑走出来，一袭鹅黄色的轻纱，身姿袅娜。
　　「月筝果然是我的好妹妹，织女一定会把巧分给你的，快来！」
　　风竺甜甜一笑，伸手去拉她。
　　「好，我会争气点的。」月筝极力忍着笑。
　　绣针轻投，众女孩儿团团地围成了一圈，盯着那根绣针，岂料绣针没有漂浮在水面上，竟直接沈到了水底，惹来一阵哄笑声。
　　「哎呀，果真沾上了风竺的坏运气了！」月筝怔怔地眨眼。
　　「这下可惨了，织女姊姊连理都不想理了！」
　　雪笙抚着胸，笑得直喘气。
　　「月筝，是你自己手拙，与我无关的喔，可别都怪到我头上来呀！」
　　风竺笑着连连摇手，旋身跑开来，杏色纱裙柔柔飘扬，像飘落的杏花随风翻飞。
　　宫元初换了个坐姿，看着众女孩儿们继续玩乞巧的游戏，他的眸光依然凝止在那一抹杏色的人影上。
　　一个小厮悄步走近，来到他身旁低声道：「宫少爷，我家玄大爷有请。」
　　他终于把目光从风竺身上移开，淡淡问：「芮玄在何处？」
　　「大爷邀宫少爷到后林跑马。」
　　宫元初闻言，勾唇一笑。
　　「知道了。」
　　时近黄昏，蓝天如洗。
　　两匹骏马几乎并肩飞驰，从山林的高坡上急冲下来，马上的男子挥着鞭放开喉咙迎风大叫，不顾死活的狂野劲。
　　冲下高坡后，地势转为平坦，两匹骏马这才放慢下来，在林径间缓步徐行。
　　「太畅快了，这才是男人该有的玩乐。」凌芮玄大笑道。
　　「多谢邀请，要不然我待在你家里可要闷死了。」
　　宫元初跑马跑得一身大汗，他抹去额上汗水，率性地扯开领口。
　　「今天是乞巧节，我家园子里一定很热闹，所有的姑娘都聚在一块儿玩了，你就不会去凑凑热闹解解闷吗？」凌芮玄好笑地看着宫元初。
　　宫元初听得出凌芮玄又在拿他过分俊美的外貌开玩笑，忍不住朝他扫去不耐的一瞥。
　　「最好我也跟着那群女人们一起求织女分一点巧给我好了，看是要织布还是绣花都行。」他的口气很凉。
　　「哈哈哈……元初，你要是穿上女装、拿起绣花针，我保证绝对可以唬倒所有的人！」凌芮玄哈哈大笑。
　　「芮玄老兄，这种玩笑话说多了就一点儿都不好笑了！」宫元初这句话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
　　「我真是想不通，你们宫家每个男人都粗犷豪迈，个个像熊，怎么就独独你一个男人生得那么漂亮，连你的姊妹也比不上你。」凌芮玄的语气带着戏弄。
　　宫元初眯起了眼睛瞪他一眼。
　　「改天到我家你可以去问问我娘，谁知道她是怎么生的？」他一点儿都不想回答凌芮玄这种无聊的问题。
　　「将来你爹娘替你娶妻可真麻烦了，要找多么倾国倾城的美女方能配得上你的容貌呀！」凌芮玄继续戏弄他。
　　「我要的不是倾国倾城，这点他们倒是不用太费事。就娶妻这件事来说，我想你应该比我更头疼，你还是多躁心躁心你自己吧！」宫元初斜睨他一笑。
　　凌芮玄眼中的笑意倒是真的不见了，乌云立即涌来。
　　「宫元初，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凌芮玄的情绪瞬即低落下来，一副哭笑不得的德行。
　　宫元初一招就中，得意地甩着马鞭。
　　近来困扰凌芮玄的烦恼，正是十日前皇上御笔朱批，把他指婚给香淳公主，他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就成了驸马爷，而公主是圆是扁、是美是丑他都不知道，只有在洞房花烛夜才能决定这桩婚姻的命运。
　　「所有的王室子弟都有门当户对的对象，何况你还是兰王府中等着要承袭郡王爵位的长子，将来要承袭郡王爵位，这样的出身连你自己的父母都无法作主。既然谁都无可奈何，你也只能看开点了。」
　　宫元初很同情地安慰他，虽然知道这样的安慰对他来说实在没什么效果。
　　「我不看开点还能怎么办？」凌芮玄苦笑。「元初，这时候我倒是羡慕起你庶出的身分了。」
　　宫元初微微一震，不过他熟知芮玄的性格脾气，知道芮玄并非故意出言讽刺他，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除了庶出以外，最好还要生在一个烂时辰，喜事、丧事都近不得身，那样皇上就绝对不敢把公主嫁给你了。」宫元初自嘲地笑道。
　　凌芮玄知道宫元初在拿自己开玩笑，因为他就是生在一个极陰的时辰，从小到大得避开所有喜事和丧事，加上他是庶出，所以在家中并不受到重视。
　　像这次宫府嫡长子娶亲，早在几日前就叫宫元初离府避开，免得冲煞了新娘子，要他等兄长娶亲七日之后再回去，所以他才会不得不住进兰王府里。
　　「说到底，你是比我幸运多了，至少没人管束，自由自在的。」凌芮玄这话倒是打从心底说出来的真心话。
　　「这话是没错。」宫元初淡应了一声。「太阳要下山了，再跑一圈吧！」
　　宫元初用力吹了声口哨，随即扬鞭催马。
　　凌芮玄见状，立即用力挥鞭跟上，身下的马儿昂首长嘶，撒蹄狂奔起来。
　　两人所骑的都是兰王府驯养的马，凌芮玄自然比宫元初更熟悉家马的脾性，所以很快就把宫元初甩在身后了。
　　宫元初急起直追，带着湿暖的晚风猛烈地扑打着他，耳旁听见凌芮玄迎风呐喊的声音，他也跟着放声狂吼，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
　　狂奔怒跑了好一阵子，他们奔驰出了林径，来到了大道上，两个人正欲拉紧缰绳勒马，但马正跑在兴头上，意犹未尽，眼看就要撞上前方行进中的马车，宫元初猛地用力勒马，胯下的马硬生生收住飞奔的步子，陡然高声嘶叫着，扬蹄人立起来，猛烈的冲击让他猝不及防，重重地摔下马，扬起一片黄尘。
　　凌芮玄急忙勒住躁动的马，翻身下鞍朝宫元初冲过去，口里惊慌地大喊着。「元初！你怎么样？有没有事？」
　　宫元初在着地的那一瞬间只觉得全身的骨头架子都撞散了，他咬牙挣扎地从地上站起来，痛得眼前金星乱冒，也不清楚到底摔伤了何处。
　　「你先动一动手臂、动一动腿，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凌芮玄紧张地扶住他的臂膀。
　　「右腿很痛，不过应该没什么大碍。」
　　他俯身看一眼右腿，只见膝头不断渗血，应是撞上石板地的缘故，所以伤得皮开肉绽了。
　　「你这还叫没什么大碍！骨头该不会撞碎了吧？」
　　凌芮玄看一眼他血肉模糊的右膝，吓得脸色都变了。
　　「先回府再说吧。」
　　宫元初深深吸气，慢慢平息痛楚而引起的焦躁，一瘸一拐地走到马前，先安抚一下也受了惊吓的马儿，然后忍痛踩蹬上马。
　　「你这样没办法骑马了，要不要给你雇辆马车回去？」凌芮玄担忧地看着他。
　　「不用了，一点小伤就雇马车，你真当我是姑娘家啊？」
　　宫元初轻踢马肚，马儿又迈开大步在街道上跑起来。
　　「元初，你当心一点！」凌芮玄鞭马在他身后紧紧追赶。
　　宫元初忍痛骑马回到兰王府，一下马，才发现右膝以下几乎被血湿透了。
　　「快，快去找大夫！」凌芮玄心急地吩咐仆役。
　　宫元初只觉右腿愈来愈使不上力，但凌芮玄提出让仆役们把他扛进房的建议又让他觉得男子气概和尊严都没了，所以还是硬拖着腿伤回房。
　　正在园子里摆设鲜花素果的风竺，远远看见凌芮玄神色匆匆的背影，好奇地丢下供品追过去想探个究竟。
　　来到位于王府西南角的别院，见凌芮玄忙里忙外，指挥着仆役小厮，又嫌他们笨手笨脚，气呼呼地骂着人。
　　「大爷，怎么回事？」
　　她忍不住走进院落，笑吟吟地问道。
　　凌芮玄转头看见风竺，立刻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
　　「风竺，你来得正好，宫少爷从马上摔下来了，腿伤得严重。当初为了避嫌没有派婢女服侍他，怎么知道他会受了伤，现在这几个服侍他的小厮也不会照料他，粗笨得很，我正头疼呢！不如你来帮帮忙，照顾宫少爷几日。」
　　风竺犹豫了片刻。宫少爷对她来说不只是个外人，还是个男人，当初老夫人曾对她说过，把她拨到大爷房里，将来她若能让大爷收房，当上大爷的妾室，那便是她人生最好的结果，但是现在大爷却要她去照料一个陌生男子，怎么说都极为不妥，她实在不愿为自己的清白和人生冒险。
　　「风竺，宫少爷是我的知己好友，我很需要你帮我照顾他。要不是我邀他去跑马，他也不会把腿摔得那么严重，我真担心他的腿以后……」凌芮玄愈说神色愈焦虑，忽然握住她的手，低声恳求道：「风竺，除了你，旁人我也信不过了，你帮我好生照顾他，就把宫少爷当成我来服侍吧。」
　　风竺服侍凌芮玄已有一年，从未见他如此慌张失措过，听着他那一番话，心里明白那位宫少爷在他心中的分量不轻，她若能将宫少爷照料好了，说不定大爷会更加感激她，也更能奠定她在他心中的地位。
　　「大爷放宽心，宫少爷就交给奴婢吧。」她盈盈一笑。
　　宫元初闭眸躺在床上，耳边听着凌芮玄和大夫讨论怎么用药的声音，不知怎么感到有些昏沈欲睡。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完全睡熟，依稀感觉得到有人轻柔地在为他的伤口敷药，也还能听见屋内有人走动的声音，只是他疲倦得没有力气睁开眼睛……
　　宫元初不记得自己昏寐了多久，当完完全全清醒过来时，屋内已经一片漆黑，四下里寂静无声。
　　一清醒，他就觉得口中焦渴不已，全身的肌肉都在隐隐作痛，背上也因闷热而汗湿，非常难受。
　　他试着坐起身，见离床头不远处点着一盏烛火，就着微弱的烛光，看见一名女子临窗而坐的侧影，那女子微仰着脸，虔诚地望着夜空上浅浅淡淡的星光，彷佛感叹着人间为何能有如此良辰美景。
　　看着她的侧影、她的身姿，再看到她的杏色纱裙，不禁心中一动，正想起身下床时，听见她幽幽低声吟唱着——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迎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他怔了怔，深深凝望着她。
　　她竟有如此的好歌喉，仅是这样若有似无的轻声低吟，就令他心醉神驰了。
　　轻轻一声叹息后，风竺不经意地转过身，错愕地接住宫元初痴痴凝视的眸光，她的脸微热，不知道他醒来了多久，也不知道他看了自己多久？
　　「宫少爷，您醒了！」她立刻站起身，抛开心中的羞涩，从花梨木雕的缠枝牡丹小圆几上捧起一碗药汁，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奴婢名叫风竺，是玄大爷屋里的大丫鬟，因为宫少爷受伤了，所以大爷把奴婢拨过来侍候宫少爷几日。」
　　「你是芮玄屋里的人？」
　　宫元初挑眉，有些惊讶。他从未问过芮玄有关四大丫鬟的事，却不知道原来风竺就是芮玄的人。
　　「是。」风竺微笑点头，屈膝蹲跪在床头。「宫少爷请喝药，身子会快些好。」她把药碗往前递给他。
　　宫元初慢慢接过药碗，静静看着她的脸。
　　如此近看，才发现风竺比远看还要更美上几分，尤其她饱满的唇色就像盛开的玫瑰，娇艳欲滴，长长的睫毛如羽翼般，令人怦然心动。
　　「今天是乞巧节，我应该害你没得玩望月穿针的游戏了吧？」
　　他缓缓喝下苦涩的药汁，轻声说道。
　　风竺微笑地摇了摇头。
　　「大爷要奴婢过来服侍宫少爷，奴婢欣然领命，宫少爷是大爷的知己好友，乞巧节那些小游戏怎么能比得上照料宫少爷，望月穿针不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怞出丝绢轻轻为他擦拭嘴角，动作自然熟练。
　　宫元初知道这是她做惯了的事，因为她是奴婢，但是仍不由自主地被她细腻优雅的举止吸引。
　　「你是芮玄的丫鬟还是侍妾？」他忍不住脱口问。
　　风竺怔住，脸上微微一红。
　　「奴婢只是丫鬟，大爷屋里并未有任何侍妾。」她低头从腰间的绣囊里取出一块松子糖来，侧头笑问：「宫少爷要不要吃颗糖去去苦味？」
　　宫元初扬眉淡笑，接过松子糖送入口中。
　　知道她不是芮玄的侍妾后，他心中顿时轻松了起来。
　　风竺不懂得他的笑中有何涵义，只是暗暗惊讶着，为何一个男人的笑容竟然能如此的魅惑。
　　在宫元初昏睡时，她曾细细打量过他，觉得这位宫少爷生得也未免过于细致好看了点，此时发现清醒着的他还比昏睡时的他更有迷惑人心的魅力，因为他的眼睛又大又圆，黑瞳乌亮清澈，不笑也像在笑，而真正笑起来时则更加勾人心魂。
　　虽然她的主子玄大爷也生得十分俊朗，但是比较英挺威武，与宫元初的俊美相比显得过分的粗犷阳刚了。
　　「宫少爷应该饿了吧？奴婢准备的饭菜还温着呢。」她起身将花梨木雕的圆几搬到床前来。
　　宫元初看一眼圆几上面摆放着的几盘精致菜肴，见她用一旁的清水净手，然后用丝绢擦拭干净后才拿起碗筷递入他的手中。
　　「多谢。」
　　宫元初真觉得饿了，接过碗筷就立刻吃起来。
　　「宫少爷何须道谢，服侍宫少爷是奴婢应该做的。」风竺粲然一笑。
　　宫元初的客气有礼让她的好感倍增，因为她还没听过有主子向奴婢道谢的。
　　用膳完毕，她俐落地收拾碗筷后，便用银盆捧来温水，服侍他擦拭手和脸，见他衣衫汗湿，就又去打开柜门，捧来干净的衣衫准备替他换上。
　　「奴婢替宫少爷擦洗身子，这样夜里会比较好睡一些。」她抬手替他解衣襟。
　　宫元初轻轻挡下她的手，深深看她一眼。
　　「你放着，我自己来就好了。」
　　他并不是不习惯被人服侍，而是面对风竺时，竟意外有一丝窘迫。
　　风竺垂眸浅笑。
　　「大爷有命，服侍宫少爷就要如同服侍大爷一般无二，奴婢平素就是这样为大爷擦洗身子，不敢偷懒一点。何况大爷交代了，宫少爷的膝骨挫伤，最好不要乱动，所以还是让奴婢服侍吧。」
　　风竺十分熟稔地卸下他的外衣和内衫，规规矩矩地做着奴婢的工作，从擦洗到着衣，轻柔俐落，一气呵成，动作轻悄得毫无声息，态度自然得就像服侍自己的主子一样，并没有因为他是陌生的男子而表现出一丝羞涩的怯意。
　　她大大方方，毫不忸怩的举止让宫元初更加对她另眼相看。
　　「兰王府的四大丫鬟果然特别。」他不禁笑道。「从各方面看都不同一般。」
　　风竺恍惚了一瞬，淡淡一笑。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传出去的，其实还不都是奴婢，都是服侍主子的丫鬟，只是因为老夫人特意调教过，才会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同。」
　　「能得到老夫人的亲自调教，你们四个大丫鬟必然有其过人之处才对。」
　　无非是容貌和才情高人一等，才会特别得到主子的喜爱。
　　「宫少爷其实把我们四个姊妹想得太好了，我们四个姊妹不过就是老夫人豢养着玩儿的小宠物罢了。」风竺的笑容多了几分苦涩。
　　宫元初微微挑眉，从她不以为然的神情可以看得出来，她并不以为兰王府四大丫鬟的声名远播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
　　「夜已深，请宫少爷安寝，奴婢夜晚就睡在外间榻上，少爷有事唤奴婢一声就行了。」
　　她轻柔地扶他躺好，卸下床帐，然后吹熄烛火。
　　宫元初悄悄撩开床帐一角，看着她慢慢走出去，从隔着里外间的纱帐看见她坐在外间的榻上半天没有动静，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
　　就在他正准备躺下时，忽然听到风竺悄悄走出屋外的声音，他好奇地坐起身，再度撩开床帐看出去。
　　透过轩窗，他看见风竺站在明月之下，双手合十仰望星辰。
　　「织女姊姊，风竺不想分你的一点巧，只想求你听听我的心愿。我自小家穷，被爹娘卖进兰王府为奴，但我希望自己不要一生为奴。大爷喜欢我的歌喉和舞艺，向老夫人讨了我服侍，大爷懂得我，真心待我好，我心中也很喜欢大爷。风竺求织女姊姊能让大爷收我为侍妾，我愿意跟着大爷一辈子。」
　　风竺在星月下对织女的许愿，一字不漏地被宫元初听了进去。
　　他的唇角浮起一抹暧昧不明的笑容，乌亮的黑瞳闪动着异样的幽光。
　　这个愿望，他打从心底不想让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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